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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三女生与耄耋学长的对话

2012年11月，清华大学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为加深学生对翻译实践的认知，鼓励同学走访曾从

事过翻译工作的清华学长，要求自找采访对象，自设采访题目，学生们对这项活动颇感兴趣。大三女

生李婧根据老师的介绍，从清华校友会获得信息，采访了资深翻译出版人李景端。下面就是她与这位

清华老学长的对话。其中一些问题虽针对外文系学生发问，但李学长的经历自述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对各专业的学子而言都有着广泛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李    婧    女   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李景端   男  资深翻译出版人。1934年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系1951级校友，因院系调

整，195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系毕业。1979年创办《译林》翻译杂志，1988年

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组织出版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

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等巨著，被萧乾誉为“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因主动

充当代理人，替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打赢了一场维权官司，被季羡林赞为“敢于

仗义执言的人”及“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职业精神的出版人”。先后在报刊发表有关翻译

出版的文章二百多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与名

家面对面》、《翻译编辑谈翻译》等书。

我理解的“清华精神”

李  婧：您于1951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据

1951级校友联系人张其锟学长说，您后来转校

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结果。请问，在清华一年

多的求学经历，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是

怎样理解清华精神的？

李景端：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奇特，我上过4所大

学。1950年我先是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系。

因对工科没兴趣，上数学课又觉吃力，1951年

重新考入清华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又转

到中央财经学院外贸系。1953年再合并到中国

人民大学外贸系。这四所大学的经历对我都会

有影响，而清华的影响显然更深刻。

因为在清华那一年，除上课之外，还经
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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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许多政治和社会活动。

那时，文科高年级同学都已

去广西参加土改，我们这些

新生入学没多久，就参加了

教师思想改造、向组织“忠

诚老实”、支援抗美援朝、

“ 三 反 ” 看 管 “ 老 虎 ” 、

“五反”抽去查账、选拔留

苏学生、参与亚非和平会议

服务等一连串活动。我因为

担任班上“总干事”（即如

今的班长），参与的事还更

多，连暑假还要去石景山发

电厂体验工人生活。

一年中这么多的实践机

会，不仅丰富了我的涉世阅

历，还增强了我对公共事务

的参与意识，培养出乐于投

身集体活动的激情。记得有桩趣事。1951年秋，

上级为预防敌人搞“细菌战”，号召广泛消灭蚊

蝇。这虽是“小事”，同学们却很认真。下午一

下课，有的烟熏，有的网捕，我则用洒遍肥皂沫

的脸盆，在灌木丛中左右捞捕。尽管收效都不

大，但表现了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热心态度。直

到后来，我主动替人打官司，写文章谴责翻译造

假，不断为重视翻译出版叫喊等等，以至被称作

“爱管闲事的人”，我想，这也许正是当年清华

留给我的一种影响吧。

至于清华精神，可能会有多种理解，而我感

受至深的，就是完美主义。在清华，办什么事都

要高标准，都要做得最好，这好像是清华人自发

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自信，绝非盲目虚荣，而

是缘自历代清华人延续传承的好传统，更是发自

维系着每一位清华人追求集体荣誉的进取心。清

华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严谨，众所周知，无需赘

言。其实在其他领域，乃至每一项活动，许多清

华人都会以全心投入、力争一流这样的目标来要

求自己。比如清华开展的体育、文娱、宣传、公

益等活动，都因为要追求

完美，很长时间都是高校

中的佼佼者。有件小事我

就有深切的体会。

院 系 调 整 中 ， 获 知

清华、北大、燕京、辅

仁四所大学的经济系要

合并，我倡议四校的经

济系一年级同学一起到

颐和园搞次联欢。因为

我与清华的系主任陈岱

孙有“三同”之谊：同

是福州人，同是英华中

学校友，同是清华人，

所以先把这个设想找他

商量。他肯定这是好主

意，但对我说，去颐和

园玩随时都能去，这次

是清华发起，最好利用这个机会，多搞些交流

话动，加强互相了解，增进今后团结。既然是

你们主办，就要办得周到，显示清华倡议的诚

意。经他这么一说，我仿佛开了窍，决定不去

颐和园，改为看过燕园后相聚清华园，参观清

华体育馆、图书馆和物理实验室，邀请传闻可

能出任合并后的中央财经学院院长的陈岱孙系

主任与同学们见面，还搞了一些游戏娱乐节

目。事后大家对这样联欢都很满意。这次活动

的成功，虽只缘自陈岱孙的几句话，但却是凡

事追求完美这种清华精神的体现。

我对清华精神的认识，除了源于清华一年的

见闻和经历，还受到诸多前辈清华人言行事迹的

感染。1951年冬开展教师思想改造时，有些重点

人物要在大会上作检讨，即杨绛书中所写的“洗

澡”。每看到有这种大会的海报，我都会去听，

这并非我思想有多积极，而是被那些教授的“检

讨”所吸引。好多内容丰富又新鲜，都是我从未

听到的，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像费孝

通、潘光旦、金岳霖、雷海宗等人的检讨，涉及

李景端所著《翻译编辑谈翻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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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待教育、科学、救亡、时政及人际关系的

许多处世原则和态度。他们虽在检讨，我却从中

体察到这些前辈清华人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益求

精的工作作风。这一切，都成为无形的清华精神

默默地感染了我，并使我毕生受益。

“译林”往事

李  婧：您并非外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却在上

世纪70年代离开了外贸部、商业

部令人羡慕的机关工作，去创办

《译林》外国文学翻译杂志。是

什么促使您做了这样的决定？

李景端：我倒是羡慕现在的年轻

人 可 以 自 主 跳 槽 ， 双 向 选 择 工

作。像我那辈人，都是服从组织

分配。大学毕业时我先是留校当

助教，后来在北京随机构变动，

在外贸部、农产品采购部、全国

供 销 合 作 总 社 、 商 业 部 都 工 作

过，还下放到蚌埠化工厂化验室

一年，文革中又到苏北农村插队

五年。前半生“工农商学文”全

干过，唯独与翻译无缘。

直 到 1 9 7 5 年 我 才 进 入 出

版 界 ， 先 是 组 织 编 写 中 外 语 文

词 典 。 对 外 开 放 后 ， 上 级 有 意

筹 办 一 本 翻 译 杂 志 。 我 考 虑 ，

介 绍 外 国 社 科 ， 有 风 险 ， 难

把 握 。 当 时 正 引 进 几 部 日 本 电

影 ， 很 受 欢 迎 ， 我 就 提 议 办 一

本 介 绍 外 国 文 学 的 杂 志 ， 于 是

就 诞 生 了 后 来 颇 有 名 气 的 《 译

林 》 ， 并 开 始 了 我 后 半 生 的 新

生 涯 。 回 想 起 来 ， 我 与 翻 译 的

结 缘 ， 是 对 外 开 放 形 势 带 给 我

的 机 遇 ， 当 然 也 有 我 多 年 对 外

国 文 学 的 喜 爱 与 向 往 。 这 两 者

的合力，使我并非刻意追逐地走上了翻译出版

道路。 

李  婧：从您的《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看到，

《译林》初期资料缺乏，译者难找，可谓“白手起

家”。请问，当时您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李景端：由于长期的禁锢，那时我国读者对西方

现实极为陌生，不少人对美国还停留在“纸老

虎”这种认识上。为此我把《译林》的宗旨定

为“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着重介绍当代的

李景端与季羡林合影

李景端与杨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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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尤其是那些贴近西方社会现实的流

行小说。

搞翻译首先要有翻译版本。当时手上没外

汇，就算有也不知道买什么，就算能买海关也难

进。若按“常规”去办，肯定行不通。但我不甘

就此罢手，就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我把认识

的译者、出国朋友、驻外记者、外籍教师、海外

华人等涉外资源尽量发动起来帮我找，还争取到

相关部门的批准，把宾馆里外宾走后不要的外文

书刊也收集起来挑选。别瞧不起，这样做，还真

缓解了不小的资料困难。

我在翻译界起初没有任何人脉，加上因刊

载《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又使《译

林》受到译界某些权威的打压，更增加了我们

找译者的困难。好在那时有钱钟书、戈宝权、

冯亦代等多位名家支持鼓励我，我便把目光瞄

准到不知名的中青年译者身上。我到上海，联

络组织高校一批有水平却没书译的外语教师，

放手交给他们翻译任务，提供出版园地，推荐

他们参加学术会议，还专拨一笔钱，供他们买

词典、抄写、复印、邮寄材料、联络交通等开

支。《译林》当年这样做，既解决了找译者的

难题，又扶持了一批翻译新生力量。像先后担

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

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著名翻译家杨武

能、黄源深、孙致礼等，都曾经得到《译林》

的帮助而走上翻译的道路。

在 处 理 上 述 两 桩 事 的 当 时 ， 我 并 没 有 想

到什么清华精神。但今天回过头加以深思，当

我面对《译林》种种困难时，所以没有泄气逃

避，坚持迎难而上要把《译林》办好，这种坚

忍和执著，应该也属于对早年清华精神一种自

发的传承吧。

三本书与三句话

李  婧：您在担任译林出版社社长期间，策划编

辑了包括《尤利西斯》、《杨绛译文集》、《冰

心译文集》在内的一大批名著。如果让您推荐三

本书给今天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您的选择是

什么？

李景端：笫一本，《尤利西斯》。这是当代世界

文学极富特色的名著。它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

已成为国际文坛的共识。作为外文系的大学生，

不能不读、不了解这部作品。尽管乔伊斯写法怪

诞，文字难懂，但它毕竟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

作。人们可以不喜欢它，可以不必去模仿它，但

应该了解它、研究它。

笫二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译林版这

本文学史，新在不按传统思路分国别写，而是分

时期横向来写。这样有利于从世界的宏观视野审

视20世纪各阶段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它收

集的材料也是目前同类书中最新最全的。       

笫三本，《宽容》。这是美国房龙写的一本

名著。我读后很有感触。胸襟宽阔，心境宽容，

这是人的一种美德。对人对己，都要学会善待和

宽容，遇事别去斤斤计较，不要耿耿于怀，这样

才会快乐，才能聪明。

李  婧：您对清华外文系有意从事翻译工作的同

学，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李景端：文学翻译是根据他人作品进行的再创

作，受制性较大，想出名不容易。但它很有价

值，也很有乐趣，既然选择了学外文，那就要树

立甘于寂寞的心态，努力在翻译的涌流中追波逐

浪，更好地实现自我。

对此，我想送你们三句话：一是学好外文的

同时，别忘学好中文。好翻译离不开好中文。二

是别做文字翻译匠，要做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既要善于“拿来”为我所用，也要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去”。三是坚守和弘扬前辈翻译家传承下

来的良好译德，谨记老学长杨绛所说的“一仆二

主”，即译者是原作者及读者这两位主人的仆

人。清华园曾经走出了许多堪彪翻译史册的翻译

大师，衷心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清华学子为建

设中华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